
角色 AxelF0819 (LINK) 總字數：2843（已去除數字及英文字源） 
角色110111001 (LINK) 總字數：1656（已去除數字及英文字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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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起來，這並非他們首個在夢境漫遊裡一同經歷的恐怖副本，然而這個副本卻似乎遠比他們想像

中來得恐怖；他們也想像不到日後或會將經歷更多的開聯的副本、以及更可怕的劇情及演出。 
 
更多、更多的⋯⋯ 
 
他們已經不記得這個副本確實在哪一個城鎮的廣場附近所獨發的了。 
 
只記得當時在黑夜中，有一名戴著黃色微笑面具的神祕男人在黑暗中走出來，而他靠近了他們。 
 
「──我不小心遺失了『氣球』，你們能幫我找回它嗎？」 
 
從他的聲線而聽，這名不見樣貌的男子似乎很是緊張，他不習慣眼前有人而陪感不安；卻在最終一刻

依然向冒險者一行人提出委托。 
 
——或許就有迫切性吧？不能由他獨自解決的問題，而面前就是「無論如何也想要解決」的困境。 
 
而在冒險者一行人的角度而言，只見系統彈出了對話選項。 
同時對方的對話框所示、那名自稱「微笑先生」的男人如此向他們提出請求。 
他表示，如果成功帶回氣球的話，可會以謝禮回報之；而這也似乎是副本基本，是為每位冒險者傾向

答應的基礎之物。 
 
由此，暫且在遊戲世界下並無對於夜街及舉止怪異的陌生人有所不安，更無懼怪談種種——可以重

生及以一切皆可襲退的機制下，似乎讓人都不習慣恐懼的存在。更甚，更加畏怕的，似乎都是那些經

常被拿來開玩笑的現實問題：比方說，遊戲進去了、再也出不來之類的；又比方說，帳號被黑客狹持

了、然後被瘋狂刷卡什麼的。 
 
兩人於是想也沒想就任由微笑先生繼續把話說下去，而對方話畢以後，眼前慣常出現些許選項。有

見事實上也能選擇不聞不問，似乎不一定要全部選取，甚至完全無視亦可。 
 
兩人卻也依然選取了選項二三，為的、就是讓接下來的搜索任務不會讓他們在選定範圍內盲目尋

找。 
 
他們於是問，氣球長什麼樣子？ 
 
「嗯……它長得有點像『揚聲器』，或許你們看到就會認出來了。」 
 
微笑先生則如是說。 
 
而既然都了解找尋物所有的外表，對於窪嶋而言，如今情報倒也足夠了。 
 
正當這名漠上者欲以轉身那時，身旁的幽冥倒是不為所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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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依然眼看著人，似乎還想作出提問。留在原地的她又點選了一個選項，再問：再買一個氣球不就可

以了嗎。 
 
只見眼前的人雖見不得表情，聲音卻也是無助： 
 
「那不是普通的氣球……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，贈予的禮物。」 
 
如此一說，兩人倒是一同明白什麼那般、默默注視彼此了。 
 
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，卻被視之為默認接受任務。兩人最終決定避過在留在原地等待的微笑先生，

直接往城鎮更深處的地方走去。 
 
微笑先生最後的回答，使他們反思許多： 
又該怎麼說呢，對方回答時，那斷句的形式，可不算是常有的會出現在遊戲內的句構。 
 
加上方才的男子的外型奇特，突然可要聯想到這是怎樣一個風格的副本：他們不知自己接下來的時

間裡將會面對氣氛有多恐怖的副本、又或者是一個不知有多恐怖詭異的敵人⋯⋯反正無論怎麼看也不

像是搞笑走向的一個副本？ 
 
然而多想無益。如今只希望一切只是自身錯覺。他們莫名其妙地突然緊張起來、而一切也將會是一

場虛驚。 
 
窪嶋卻同時又為了得到事前的心理準備，不禁事先詢問同行之人。 
 
他問： 
 
「白石，你本身可以看恐怖電影嗎？」 
 
或許是相處的時日真的久了，明明白石的遊戲角色似乎總不離恐怖血腥的動作及演出。窪嶋卻又多

少感覺到白石本人的喜好實與這位遊戲角色有所差異——抑或就連一零本人神色而言加以反思，她

說不定實也只是習慣血腥，而不是特別嘗腥？ 
 
而這些卻只是一時之間的聯想。似乎並非注重現實之人所需要擔憂的事。最要緊的，是如今由女子

口中所發出的聲音與回答： 
 
「事實上不太行。」她說，回答得很是乾脆的她，似乎還真對這樣的題材很是苦手。 
 
如此在他面前的一零的存在，馬上可有種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感覺了。 
 
基於這點，窪嶋從一直以來的試探中得到一個猜測、一個想法。如今似乎已漸趨肯定，卻又覺得暫時

不應暴光於人前。 
 
「頭痛了，事實上我也不是那麼能接受恐怖片呢。」 
 
把話題轉回當今，他只是表達出對於同樣題材的感想：事實上也是目前首要關注的事項。皆因他們並

不知副本接下來能否進行下去⋯⋯雖說理論上，若非有已安裝的MOD事前在副本資料內為畫面及表

現形式加乘，不然那恐怖程度應該還好⋯？ 
 
對於窪嶋的情況，一零倒沒有回應，如此沉默的她同時並像昔日那時可爽快表示要離開地圖；更無提

出需要一改行動目的。 



 
視之為無意放棄副本，已到達城鎮中心的二人繼續筆直地走著、走著⋯⋯ 
 
或許窪嶋多少仍有身為男生的自覺與骨氣，他無意向人仔細表露自己膽小的一臉，恐怖電影又或懼

怕之物一題材就在此時姑且被打住了。而又或許時日長久下來，漸漸與白石愈發熟絡的原故：以致他

則更加回歸本性。 
 
在這完全沉默的情況下，窪嶋無意再陪人耐住性子——始終經歷過場場對峙及獨處時間，白石怕是

生氣也罷，窪嶋都似乎因為過於了解，而漸對其失去影響力。 
 
又眼見面前空無一人的街道、如此剩下只有兩人的地方⋯⋯背景音樂如同當時那日、某森林副本那般

為了恐怖氣氛而停擺，窪嶋默默地伴著人的腳步聲而行，腦袋同時躍出了一想法。 
 
「我在想，假設對方是都市傳說的話，如果現實中遇到這個情況，我們都能活著離開嗎？」在寧靜的

街道裡與人一同走著同時，他倒是突然有想要把副本內容帶到現實所談的衝動，他隨口如是說出。 
 
無意為人額外帶來（物理上的）驚嚇，同無意自娛自樂，無意把重心放於二人相處之間，藉藉是忽發

奇想欲以聯想這恰似怪談的經歷在現實中可會面對的風險。 
 
——這可是完全的放聲空話，卻又似乎無心地、足以使人自心間畏怕幾分⋯？ 
 
白石需要些會時間，才能理解對方所說的話。 
同樣以現實認知任意聯想、任意想像，終想起那不知故事起未、藉為聽過的人頭氣球故事。 
 
「不可能吧。」她說。她不認為會發生，發生了也不可能生還，然而夾雜在一句之間，似乎意圖任人解

讀。 
 
雖沒故意表態，然而任憑想像間，的確內心也畏怕起來：她害怕未知的事、不思議的存在，以及謎一

般的都市傳說及故事；由此，她半帶責備地看向窪嶋，並朝其肩打了一下，以表示不滿。 
 
並沒有多用力：她知道窪嶋藉藉在與她對望時已讀懂自己的想法，故再用力懲罰也並無意識吧？ 
 
這卻在窪嶋眼中帶有玩笑的意義，毫無歉意地輕笑出聲，他也因而決定不再就同一話題議論多少。

直至兩人終走畢城鎮的街道，來到了鎮外荒野：他們原本想要轉頭往城鎮的另一條大道而行的；卻在

同時之間，由一人察覺不妥。 
 
「等一下。」窪嶋說。腳步並沒有延伸至原訂的方向那邊。他看向荒野那處的樹林，稍感疑惑。 
 
「地圖上的搜索範圍還包含這裡？而且也太大了吧⋯⋯？我們要先看看這邊嗎？」 
 
倒不用白石回應亦知答案。惟荒野始終與城鎮不同：雖說城鎮尚無驚嚇，盛密的叢林卻怎麼想都可以

有太多事物可以成為突發恐嚇的素材了。 
 
他們緊密而行，直至在一片墨綠下見得異色，向其走近，他們才發現當中真相： 
 
這是個徘徊於此的「氣球」──正確來說，它是一顆連著帶血脊椎骨的腐爛人頭。 
人頭的嘴巴被撐開到極致、硬是塞入了一個揚聲器，它正低語著各種夢域近期流傳的謠言：主角有各

種族領導者、身邊的朋友、以及玩家自己本身……而玩家都各自清楚，那只是虛構的胡話。 
 
人頭發現了你們，從喉間擠出無法辨識的話語，流著血淚朝你們飛來！ 



 
在兩人能以反應以前，人頭流著血淚，朝兩人大喊： 
 
「110111001！」 
 
它指明了對象，並說出了關於金錢的遙言。 
 
「你家裡貧困潦倒，而你花費不貲。你的卡貣真是可怕、而且你因為這樣，還⋯⋯」 
 
白石明知自已正正遭受指名污衊，卻似乎基於話題而無所動容⋯⋯更重要的應該是人球氣球的突然彈

出：這讓她承受了極大的恐懼。 
 
「啊⋯⋯！」忍不住驚叫出聲，理性明知如此沒有理由不好好教訓眼前的怪物，然而她雖喚出了槍枝，

朝人頭氣球筆直掃射。事實上卻依然一手捂嘴，一手抖震得需花神試圖緊握武器。 
 
那恐懼似乎不藉是源於突發恐怖，而是其讓她不安及覺得噁心的存在一直留於腦海。 
儘管遊戲系統大多會使她能鎖定目標，然而從她的情況看來，的確是被嚇得很不輕，且少有地使她

失去了冷靜。 
 
一旁的窪嶋同樣對謠言沒有反應，或者說暫時沒有？ 
只為事前實也聽得人頭說上許多流言輩語，當中有些他根本沒未聽過、也不知對或錯的。如此要花

神理解可需時間了，而短短幾秒已戰鬥模式的情況更是注目，如此：若花時理解也是無謂，畢竟戰鬥

勝利更加要緊。 
 
對他來說人頭的衝擊可謂全無，何況—— 
 
「白石？」他似乎倒是更在意被難得反應很大的白石。以致朝人頭下落刀時沒能集中，未能命中敵方

要害。 
 
「我們先集中打敗它吧？」同時也意識到轉頭看人的自己輸出乏力。 
 
——他明白對於正值害怕的人說出不要害怕的話有多諷刺，同時白石也不是需要正面鼓勵或給予安

慰的人。 
而反正藉能由打敗怪物解決問題，他如此提議道，也算是希望能以間接的形式使對方能靜下心來。 
 
 
另一邊廂，人頭氣球被槍火刀劍傷及下傳出電訊被切斷的雜音。 
他似乎想喊叫，又不得喊叫；想要說話，又不得說話。 
 
這完全是一場能以理解的人也知恐懼的不安畫面。 
 
人頭氣球這時扭動起來，並以其殘脊鞭打玩家！ 
 
白石眼看正在活動的人頭氣球已花上許多精力，事後意識到對方在朝她說話那時，只能緩慢點頭。

道理雖懂，然而依舊懼怕：眼前的畫面聲色使她倍感壓力。怕是稍減恐懼，仍讓她確實比平常都來得

慌張許多。 
內心期許著怪物能被儘快解決，她緊握槍技，試圖儘快解決眼前魔物。 
 
留意到對方雖然害怕依然，卻依然努力打擊⋯⋯看來她依然用自己的方法試圖完成副本吧。 
 



窪嶋也別無理由怠慢攻擊。 
 
他於是加快腳步，點亮身邊的裝置得以加速，繼圍繞氣球附近的樹幹，複打氣球。 
 
人頭氣球發出刺耳欲聾的瀕死哀鳴，其聲衰力歇，與電子音色混合成爆音： 
 
使人頭痛及難以集中的音波使人痛苦。他們一時間叫痛得跪下來，並失去些會的行動時間。 
 
這下白石似乎也要無力站立起來了：如此卻也不死心地依然放膽一併，她漫無目的地按下板機，瘋狂

射擊。 
 
如此，槍彈恰好命中氣球，減去其最後的生命力，被射倒在地的人頭氣球再也動彈不得。 
 
內部的揚聲器粉碎掉落，這下除去電子音色的修飾，人頭終始要說的事才愈出枱面。 
 
它說：「……殺了我、拜託殺了我……」 
 
而戰鬥也是恰好完結了。 
 
白石似乎終於鬆了一口氣，然而跪在地上的她一時無意站立，也無意再觀察人頭氣球，如今責任則

由窪嶋自行附上了。 
 
「所以說⋯⋯揚聲器跟人頭說的話⋯⋯是分開的？」無力以後重新站立，朝倒下的人頭走去，他聽出對方

由自己的口中，所要表達的真實話語。 
 
——電影看多了，窪嶋的理解力及想像力自然在故事中成功奏校。這時白石還在一旁回神，面前卻

跳出選項： 
 
殺死它，抑或把它留在背包之中、期後交予微笑先生。 
 
眼看一旁的確畏怕人頭氣球的白石，並不覺得對方還有餘力想要再次看到它。窪嶋於是決定殺死人

頭氣球。 
 
他默不作聲，掏出小刀，且朝人頭氣球的首頭直接捅去。人頭最後發出慘叫，同時化作煙霧，逐漸消

散。 
 
這個時候窪嶋走到白石身邊，待對方似乎有餘力聆聽自己說話那時，才慢慢說道： 
 
「我們回去吧。」 
 
聞言的白石愣了愣，終不發一聲，重新站起。這後他們還得要重新走回那悠長街道⋯⋯然而此刻也是

別無壞處，最起碼她似乎可以同時嘗試調整心情。 
 
看見空手而歸的玩家，微笑先生隱約察覺了什麼，情緒失落地垂下頭。 
 
「這樣啊……我明白了，但還是謝謝你們的幫忙。」 
 
微笑先生離去前，留下了一些禮物—— 
 
【獲得 微笑香氛蠟燭】 



家園裝飾。永遠燒不完的小蠟燭，使用後家中會瀰漫著令人露出微笑的芳香。 
 
【獲得 微笑小餅乾】 
微笑先生手工製作的餅乾，搭配紅茶更美味。食用後會忍不住露出微笑。 
 
【獲得 微笑彈力球】 
普通的舒壓小道具，可以捏來玩。用力捏的時候，彈力球會發出笑聲。 
 
兩人最終眼看著微笑先生同樣消失在他們視線之中。 
 
「看來我們今次是活下來呢。」對於先前的玩笑作出回應，他看向白石，笑道。 
 
然而儘管已在方才平復了心情，白石一時之間還是比平日回應得緩慢，更甚失去了與人聊天的動

力。藉藉循著同行人的笑聲看向NPC所步入那漆黑的城鎮角落。 
 
——恐怖故事都有一種後勁。 
 
這後勁強烈得白石沒有信心能在下線以後能獨自處理，她於是想要向窪嶋提出求助；而基於窪嶋的

遊戲角色衣著單薄，她最終輕輕碰觸其漠上者的指尖，並拉著其尾指。 
 
「⋯⋯再陪我多一會，可以嗎？」 
 
難得示弱的她，目光沒敢留在同伴身上，她低頭而說，視線循著自身服裝而去。 
 
「嗯。」同樣本身對恐怖事物苦手的窪嶋，自然明白白石的想法。依然稍感意外之餘，他回應得爽快

，並自主因為對方而延長原訂的在線時間。 
 
「你要來共和國嗎？」他主動提出下一個行程的邀請。 
 
「我想拿個道具，那裡的人又很多，而且——你會發現自已總有事情可以在那邊做。」 
 
又要不然——若是以前的小偷還在的話，白石說不定很快就可以打人打個痛快，且忘記如今的事

吧。 
 
如此，想當然是他沒說的話了。 
 
 

《08.18 微笑先生的氣球》完 
 


